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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贵葆 马世祥 闫洪涛

聊城莘县大王寨镇杨庄村有一条独具特色
的红色胡同。这条胡同于2012年10月17日修复落
成，随着去年这处红色旧址提档升级，中共冀
南区党委旧址、开国上将宋任穷旧居、冀南区
高干会议旧址等一处处青砖灰瓦院落，更显得
古朴庄重。

在占地30亩、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的红色
旧址主展厅，展柜内摆放着两张珍贵的抗战货
币冀南票，它是当年冀南银行在杨庄村印制的
货币，再现了抗战岁月的冀南银行（也称“马
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写照。

跟随宋任穷秘密迁往杨庄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是我

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之一。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
村一间农家四合院挂牌成立。高捷成出任首任
行长。

1941农历十一月，经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刘
伯承、邓小平批准：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
政公署主任、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带领冀
南党政军部分后方机关从河北陆续转移至杨庄
村。宋任穷和夫人钟月林住在村民夏少增家
中。冀南银行开始在河北大名县金滩镇西部的
一个小村子，后来转移至朝北抗日根据地王奉
镇邢町村。宋任穷进驻杨庄后，冀南银行也随
同一起转移至杨庄，住在抗日堡垒户、村党支
部书记夏炳银家中。为了保密，冀南银行行长
高捷成对外称7号，冀南银行副行长熊光炳对外
称8号。

冀南银行艰苦的抗战岁月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

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这首由当
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生动真实
地反映了在杨庄村艰苦生活的场景。夏炳银家
有三间堂屋和三间西厢房。冀南银行共有七八
名员工，吃、住、工作都在这三间西厢房，睡
通铺，用几块砖支锅做饭，喝稀粥。杨庄东部
有夏炳银家七八十亩荒地，庄稼长不成，只能
种一些谷子、绿豆、红小豆、南瓜等一些杂
粮。夏炳银家属姓郭，村妇救会主任，1941年
入党，她经常把自己辛苦种的一些杂粮无私地
捐献出来，用于银行员工调剂和改善生活。进
驻杨庄几年间，银行员工一次没出过家门，左
邻右舍都不知道此处有银行。

冀南币站稳金融市场
1943年7月，经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刘伯承、

邓小平批准：莘县、朝北县合并为莘朝县，原
冀鲁豫三分区所辖堂邑、莘县、清平、冠县、
朝北、卫东六县划归冀南区领导，成立冀南第
七军分区。同时，建立冀南第七地委，赵健民
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第三军
分区第22团调归第七军分区作为主力团。冀南
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全区有几百万人
口。当时，杨庄村隶属朝北第五区。在杨庄，
宋任穷高度重视财政经济工作，把它作为抗日
根据地生存、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最突出一点
就是运用货币武器坚持抗战。坚持敌后抗战，
是极复杂、极艰苦的斗争，经济战线上斗争的

激烈程度不亚于军事战线。在敌占区，敌人实
行经济掠夺，大量发行伪钞，吸取战争物资。
宋任穷在杨庄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
性货币，发行冀南票和鲁西票。”在冀南票发
行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
种流通兑换券，五花八门，相当芜杂，甚至还
有伪钞鱼目混珠。对此，冀南区专门成立了经
济委员会，宋任穷亲自担任主任，并以冀南行
政公署名义颁布《禁止敌伪钞暂行办法的通
令》。宋任穷在杨庄指挥了整个冀南区货币整
顿活动，让冀南币占领市场，沉重打击了伪
钞，肃清了土杂钞，在整个冀南区逐步建立冀
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历经艰苦斗争，冀
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
稳了本位币的脚跟。

为抗战积蓄雄厚财力
在杨庄期间，冀南银行印刷发行统一货币

冀南票和鲁西票，最缺的就是坚固耐磨的特殊
纸张。怎么办？宋任穷就发动群众想办法，并
找当地有造纸经验的工人和群众作调查。

夏炳银献计说：“有一次我外出打拳卖
艺，正好碰见一个茶叶店老板用一种皮纸包装
茶叶，我就问他这种皮纸是用啥原材料制成
的，他随口说是用老树皮做的原料。我们何不
到附近采集老树皮用它造纸币呢？”当时，杨
庄村有500口人，3000多亩土地，绝大部分是一
望无际的老树林。老树林中有松树、柏树、杨
树等各种树木，大的一搂多粗，树龄至少在百
年以上。后来的事实表明，用它造纸、印刷冀
南币再好不过了。另外，还缺少油墨。宋任穷
就多次召开民主会，群策群力想办法，并找十

几位年迈的老人座谈，其中有一位教书的夏老
先生说，可以用土方造油墨，就是将松膏烧成
烟油，在调上熟桐油就可以了。于是，宋任穷
就带领银行员工和一些干部战士，到杨庄树林
中砍松木，取松膏，试制油墨，反复几十次，
终于试制成功。

由于在杨庄统一了货币，宋任穷在对敌伪
贸易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搞活了金融市
场，不断积蓄和壮大了抗战力量。截止到1943
年初，冀南军区的部队由最初东进时的五个
连，发展到拥有七个旅6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另
有六个军分区和各个县大队、区小队、村民兵
组织，总人数不下十几万之众。部队人数多
了，但装备简陋且又严重不足。针对这种情
况，宋任穷在杨庄，多次召开了冀南区党委会
议，同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
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领导多次研
究，决定用冀南票(纸币)兑换群众手中的铜钱。
由于宣传工作到位，广大群众为了支援抗战，
踊跃捐献或到银行兑换家中的铜钱。仅短短的
两个月时间，冀南银行就从群众手中兑换了大
量铜钱，20多个大瓷缸被装得满满的。平时埋
在地下，随用随取。杨庄冀南军区兵工厂副厂
长杨其延和兵工技师盖克，用银行兑换的这些
铜钱，翻新和制造了二十多万发子弹，较大提
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杨庄冀南银行由于生产车
间少，冀南币产量不高，为了扩大发行冀南票
和鲁西票，宋任穷在朝北一带开办了北王奉等
多处印刷所，使冀南币逐步在太行、太岳和冀
鲁豫地区流通。从1941年农历十一月至1944年，
冀南票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共
200个县市4000万人口使用。

随着抗战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冀南

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1943年初，宋任
穷在杨庄率领冀南银行员工开始向朝北一带广
大群众发放春耕贷款，解决农民生产中的一些
困难，如动员群众用春耕贷款买牲口，组织边
沿地区的骡马大会，引进敌占区的牲口，以解
决畜力缺乏的困难。同年7月，宋任穷在杨庄组
织指挥了冀南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冀南银行在
大生产运动中开展信贷工作，以帮助生产为重
点，辅助刺激农业之发展。同时，配合救灾发
展手工业和农村副业，由朝北、莘朝县政府贷
款所购置的大小农具不下一万种。冀南银行农
贷利息实行低利政策，1942年，宋任穷曾多次
组织冀南银行发放救济灾荒无息贷款。实施信
贷工作在对敌贸易斗争、生产、救灾物资等方
面起了很大作用，它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
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开支，稳定了物价，保
持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宋任穷在杨庄三
年，冀南银行共发放农、工、商业贷款5 . 8亿多
元。贷款对象绝大多数是贫农，其次是中农。

冀南抗日根据地货币由小到大、由弱到
强，最后占领市场，给冀南抗日战争积蓄了雄
厚的财力，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杨庄，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
重挑战，宋任穷依靠杰出的胆略、非凡的智
慧，和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在
“货币战场”上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金融奇
迹，在我国红色金融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
的一页。

■ 红色记忆

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票和鲁西票逐步在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地区流通。从1941年农历十一月至1944年，

冀南票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共200个县市4000万人口使用。

冀南票：运用货币武器坚持抗战

□ 于建勇

1928年4月7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徐州，二
次北伐，剑指北京。

5月1日，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方振武被任
命为济南卫戍司令。

日本政府以保护日侨为由，出兵山东。5月2
日中午，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600名日军
抵达济南。

南京准备接管胶济铁路
5月2日晚上，南京政府接管胶济铁路的人员

也陆续赶到济南。
南京国民政府在二次北伐伊始，就成立了战

地政务委员会，以蒋作宾为主席，下设政务、外
交、交通等处。交通处长由交通部路政司长赵幼
梅兼任。交通处下设总务科、路政科、电政科、邮
政科和航政科。路政科科长是钱宗渊，他曾任胶
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副处长，1927年因为湖岛撞
车事故被撤职。

时在津浦铁路车务第一总段任客货稽查、驻
徐州站的谢岳也参加了交通处的工作。他在回忆
录《接管胶济路前前后后》中记述了这段经过。

路政司随来的科员有何惠和肖卫国。何惠是
胶济铁路沧口车站原站长，肖卫国是青岛车站货
物主任。赵幼梅是谢岳在交通大学的老师，钱宗
渊是谢岳胶济铁路的老长官，何惠和肖卫国是交
通大学的前后同学和胶济铁路的老同事。4月23
日随军出发以前，他们每人在徐州赶制灰色布军
服一套和皮带一根。这是谢岳有生以来第一次穿
军服。

由于交通部内定赵幼梅接任胶济铁路管理
局局长一职，出发前，交通处作了一些准备工作，
决定分三路进入济南：派肖卫国随方振武军由东
路入济南。赵幼梅派肖卫国为车务处长，如果东
路军先到济南，即以车务处长代理局长，先行接
管胶济铁路管理局。如果中路军先到济南，赵幼
梅自行接管路局。

谢岳与何惠乘火车于5月2日晚到达济南，住
在津浦铁路宾馆。

津浦铁路宾馆位于今纬一路北端、馆驿街西

端，是一座1908年建的德式建筑，初为津浦铁路
北段总局驻济办事机构，1922年津浦铁路通车第
10年，随着办事机构撤销，改为“津浦铁路宾馆”。

与谢岳、何惠同住津浦铁路宾馆的，还有战
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
处主任、刚刚受命来济赴任的山东特派交涉员蔡
公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军事委员会
政治训练部副主任何思源，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
处主任罗家伦。

当晚，谢岳同何惠奉命到胶济铁路济南站查
看情况。

当时济南商埠有两座火车站，一座是胶济铁
路济南站，位于今经一路、纬三路交叉口北侧，今
胶济铁路博物馆；一座是津浦铁路济南站，位于
今济南站旧址，1992年被拆除。旅客坐哪条线的
火车，在哪座车站上车。两座车站分别隶属胶济
铁路管理局、津浦铁路管理局。

在胶济铁路济南站，谢岳、何惠遇到了5月1
日中午到达的肖卫国。得知肖已于5月1日下午召
集车务、机务、工务和警务各段、站主管人员先行
谈话，以车务处长暂代局长先接管了铁路局。并
查悉，日本早派有军事运输官一人驻站办理军车
调度事宜。这在谢岳心头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中国的铁路，日本军人怎能驻站办事呢？这
是侵犯主权的。”

谢岳马上同何惠回到津浦铁路宾馆，向赵幼
梅报告。赵幼梅告诉他们，明日早9时，他前来接
任，到时自有安排。

随后，谢岳和何惠回到胶济饭店。胶济铁路
济南站建筑分两部分，东部是候车室，西部是饭
店。

尽管夜色安宁，却暗含杀机。

接收要员被困车站
5月3日早8点多钟，钱宗渊陪同赵幼梅来到

胶济铁路济南站。
在未接任以前，赵幼梅已约日本军事运输官

谈话，说明接任铁路的事情。此后谢岳他们通知
车务段段长赵德贤，电约各段的主管人员和在站
人员先行到候车室内集合，听候赵幼梅训话。

大约在9点半，人员都已陆续到齐，赵幼梅同

钱宗渊即对到站人员讲话。
约20分钟，突然传来枪炮声。初时，讲者尚能

镇静地讲，听者尚能安心地听。可10点前后，枪炮
声越来越凶，人心不能安定了。赵幼梅停止讲话，
大家一齐躲避到地下室。车站地下室面积与地面
建筑所占面积同等大小，至今犹存。

据当时也在胶济铁路饭店的谢岳回忆说：
“日本军事运输官也十分惊慌。此次枪炮声来
自何处，系何军发射，都摸不着底。陪同赵司
长的来人中，有个通晓日语的人，看到这种情
况，马上向那日本军官说：‘革命军决不伤害非武
装人员，不要误会。’并拉他同我站在一起，他这
才平静下来。”

这天，被日军杀害者达千人以上，房屋焚毁
无数。此为日军制造的“五三”惨案。

谢岳回忆：“5月4日早晨仍有枪声传来，中午
虽暂停止，晚上又闻有炮声，我们总在惊慌之中。
这晚八九点钟，由津浦铁路宾馆里逃出来的人
说：日本军队把蔡公时处长的耳鼻割下杀死了，
交涉署十多个人也同时被害了。黄郛驻津浦铁路
宾馆的卫队被解除了武装，黄郛也被赶到楼下去
了，生死还不知道呢！我们听了心神不定，为我国
外交人员的惨死而感到悲痛。”

在谢岳印象中，5月5日，“早晨八九点钟又闻
枪声，时断时续，至下午才停止。”

六七点钟，谢岳同何惠天真地认为平安无事
了，想到津浦铁路宾馆去看自己的衣物，就一同
向津浦铁路宾馆走去。不料一出车站，迎面而来
的是横架在马路上的木栅栏、铁丝网，马路两旁
血肉模糊的死尸。马上退回胶济饭店，再也不敢
出去了。

深夜12点多，此刻已经是5月6日了。胶济铁
路车务段长赵德贤约谢岳到三楼一间房里，拿出
一件工人穿的蓝布长衫和一条裤子，对谢岳说：

“你把军衣换下来，穿上这套长衫和裤子吧！”
谢岳当时认为，穿军服有什么可怕呢？正在

犹豫中，赵德贤说：“你换下吧，你我同事两年多
了，无论如何，今晚你要脱下军服。”

谢岳难以拒绝，遂答应了。其他人也都把军
服换掉了。赵德贤虽没说更换衣服的理由，但谢
岳是铁路行车人员，知道军用列车不论如何机
密，在铁路行车电报中是有特殊暗号的。谢岳想：
必定有日本军车从青岛开来济南。

这一夜，大家都睡不着。
5月6日早晨7点多钟，从青岛开来的一列日

军兵车上，突然走出四五名日本军官，手执小手
枪，依次向谢岳等人逼问：“是不是南军？”气势汹
汹，纠缠约20分钟，谢岳等人无法解脱。

一位铁路人员马上找到之前那位日本军事
运输官，请他向那些日本军官说明谢岳等人的身
份，那位运输官用日语说了几句，那些军官便向
他敬个军礼，走下楼去了。

后来据熟悉日语的人说，这位运输军官是少
佐，那些日本军官是尉官，运输军官对那些日本
官兵说：“他们是铁路人员，不要麻烦，下去吧！”
谢岳庆幸：“如果没有老长官赵德贤的照顾，那么
我的性命，也同‘五三’惨案的死难者一样，早就
不存在了！”

谢岳等人被困胶济铁路饭店。此后他看到，
每天都有日军兵车由青岛开来，武器、军需品等，
都是日本兵亲自卸车抬走，并不要中国工人替他
们搬运，可见戒备森严。

住在胶济饭店的人很多，而食物却没有外源

补充，供应一天一天地减少。原来每餐可吃到面
包、鸡蛋、牛油，后来只有炒饭，到最后只有豆子
充饥了。

谢岳记得：“从5月7日到5月10日，每天早晨
都听到机枪声、大炮声。被困在胶济饭店里人人
自危，心神不宁。”

福田通牒步步紧逼
5月6日这天早晨，一骑绝尘从济南南门冲

出，直奔三十里之外的党家庄。他们是蒋介石、黄
郛、朱培德、杨杰、熊式辉一行。

奇怪的是，一向军容严整的蒋介石，这次连
军服都没穿。

随后，北伐军总司令部也转移到党家庄车
站。冯玉祥应蒋介石之邀，从河南开封前线赶到
这里与蒋介石会谈。会谈结果：蒋决定将北伐军
事交冯主持，自己回南京主持党务。

5月8日黄昏，蒋介石乘专列到达泰安，一行
在斗母宫用餐。不料饭未吃完，山下紧急的递步
哨飞奔上来，送达一份福田彦助的急件：

——— 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
刑。

——— 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
装。

——— 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
传。

——— 南军须撤退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
20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

——— 为监视上列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
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

盼上列事项，于12小时以内答复。
5月9日，蒋介石让罗家伦、熊式辉代表自己，

进城与福田彦助交涉。
在济南日军司令部，熊式辉、罗家伦见到了

福田彦助。福田彦助坚持将陈调元、方振武、王均
部队缴械。二人拒不接受，为回去复命，让福田彦
助提供了一份书面答复，以便留下证据。

胶济铁路罢工未果
5月10日，济南城内的革命军撤退，日军入城

屠杀医院全部伤兵，平民死伤1 . 1万多人。（《日军
侵华大事记》）

5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团山东省委发出
《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炮轰济南告胶济路全体工友
书》：

……
第一、立即用总罢工的手段停止日本帝国主

义的一切军事运输。
第二、在你们的司令部（胶济铁路总工会）的

指挥之下，以全路六千多工人的力量作后盾，向
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下列几条：

1、日兵立即停止炮击。
2、限一星期内日兵全体退出山东。
3、由日政府赔偿一切损失。
4、取消日人在胶济铁路既得的权力，胶济铁

路完全归胶济铁路总工会管理。
……
同一天，胶济铁路总工会发出了《为反抗日

兵炮轰济南告全路工友书》：
……总工会为了恢复我们反帝国主义的光

荣史计，为担负领导反帝国主义的责任计，为使

山东四千万民众不当亡国奴计，特向日本帝国主
义者提出下列六条：

1、立即停止枪炮射击；
2、一星期内日兵全体退出山东；
3、赔偿济南所受一切损失；
4、严惩主张炮轰济南的日兵长官；
5、立即恢复济南一切交通；
6、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一切特权。
以上六条，限日本帝国主义48小时以内答

复，否则以全路总罢工的手段对付。望我全路工
友努力奋斗。

据《山东党史资料》1987年第二期（总第29
期）记载：“为阻滞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胶济铁路向
济南运兵，中共山东省委曾派宋琦到坊子车站组
织铁路工人进行罢工。虽因日军自行开车，罢工
没有实行，但事情为国民党反动派侦知，结果宋
琦等同志被捕。”（《杨一辰传略》）

据《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记
载：同年6月，四方机厂曾预备暴动，而慑于日本
兵监视，未敢贸然行动。张店亦举行破坏工
作——— 炸桥，预炸日兵赴济之车，但因技术不谙，
未生效力。

不过，潍县、高密党组织却采取了另外一
种斗争方式。

据《潍县党史资料专辑》记载：本月，中
共潍县县委负责人庄龙甲，高密县委负责人尚
连臣，及坊子铁路支部负责人等决定，利用由
高密到坊子列车司机多是共产党员之便，夺取
日本军粮，救济灾民，发动群众。经过一段时
间的筹划安排，约定了劫车的日期和地点。当
司机驾车驶入劫车地段后，即放慢速度，预先
等候在铁路两侧的群众蜂拥等车，将面粉一抢
而空。

再说5月10日胶济铁路总工会发出《为反抗
日兵炮轰济南告全路工友书》这天，谢岳等人
依然被困济南。谢岳依稀记得：“大约在5月15
日前后，才得到消息，说我们可以退出济南。
一天上午，一位日本军官把我们已被围困半月
的10多个人，送出日本军事封锁线。我们走到
党家庄，登上铁棚车，于是日晚离开了济
南。”

至此，胶济铁路接收要员终于脱险。
胶济铁路济南站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

证。

■ 沧桑齐鲁

1928年5月3日大约9点半，胶济铁路主管人员已陆续到齐，赵幼梅同钱宗渊即对到站人员讲话。约20分钟，突然传来枪炮声。

10点前后，枪炮声越来越凶，赵幼梅停止讲话，大家一齐躲避到地下室。没想到这一困就是十多天。

胶济铁路接收要员“五三”历险

日军设在胶济铁路济南站的司令部

1928年5月，初到济南的日军在站台上集合

冀南银行印制发行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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